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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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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们都变成了马。早晨上学，在路上，相互见着了，我们就“驾”，一拍屁股，像马一样跑起来。放学回家，一出校门，又赶紧“驾”，一拍屁股，像马一样跑起来。课间休息，我们还没等到离开教室，已经又来不及地拍屁股“驾”了，挤着抢着往外面跑，一眨眼，走廊上，操场上，全是横冲直撞的马。我们还互相假装用鞭子抽，希望对方跑得飞快，把骑在上面的人摔下来，这样就可以开心得不得了。

老师说我们都疯掉了。但是老师们没有阻止我们这样，他们除了说：“你们疯掉了吗？”别的就不管了。不过，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也“驾”……那老师肯定会骂的，当然，我们谁也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不是连这点道理也不懂的，否则我们就真的疯掉了。

不过，今天，汪小中和马儿帅真的疯掉了。下课的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互相假装用鞭子抽对方，希望对方的马跑得飞快，可以把骑在上面的人摔下来，但是无论怎样抽，上面的人还是没有摔下来。他们就觉得没有劲了，开始打赌，谁敢骑马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如果谁敢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那么谁就是冠军。

汪小中和马儿帅就争先恐后地骑了。我们骑着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究竟谁骑得快，先冲进办公室。结果，他们“驾！”“驾！”骑得一样快，差不多同时冲进了办公室，把老师吓了一大跳。

办公室里只有吴老师一个人，所以被吓了一大跳的是吴老师。吴老师是教我们算术的，她说话很凶，总是哇哇的，所以我们就叫她哇哇老师。哇哇老师“哇”地说：“你们骑马骑到办公室来了！”吓得汪小中和马儿帅连忙“驾”，转身就骑着马逃掉了。吴老师说：“你们回来！”可是汪小中和马儿帅却越跑越快。我们也跟在后面逃。

接下来一节课是毛老师上。毛老师说：“汪小中，马儿帅，你们刚才骑马骑到办公室去了，把吴老师吓了一大跳，是吗？”

汪小中和马儿帅当然只好承认。

“你们两个一起冲进办公室，那么究竟谁是冠军，谁是亚军？”

毛老师真不愧是我们的班主任，总是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干这件事，为什么会做那件事，而且他从来不告诉你他怎么会知道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就像他叫毛小弟，你说有什么稀奇？

毛老师说：“可是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

曹迪民问：“毛老师，哪儿有庙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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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迪民是我们班级最精通成语的，别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是“势如破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的话也是经常脱口而出的。毛老师曾经说过，要不，干脆让曹迪民上来教语文，他坐到曹迪民的座位上去听得了。毛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但也教我们语文。

毛老师说：“庙就是我呀！”

我们哈哈大笑。

毛老师的意思是，汪小中和马儿帅这两个和尚骑着马跑掉了，但是他这个庙没有跑掉，被吴老师“抓”住了。吴老师肯定对他说：“你要狠狠地把汪小中和马儿帅批评一顿！”

毛老师没有批评汪小中和马儿帅。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很喜欢批评我们。但是他说汪小中和马儿帅下课以后必须去向吴老师道歉。

毛老师说，下课以后去向吴老师道歉，不要再骑马了，如果再骑马，又会把吴老师吓一大跳。

汪小中说：“我们骑到办公室门口就不骑了。”

如果他们一直骑到办公室里，又把吴老师吓了一大跳那就好玩了，那就道一次歉不算，还要再道一次。再道一次的时候，又骑进去了，还要再道一次。永远道不完了。


捡垃圾

这两天，林晓琪比谁都辛苦。因为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必须捡垃圾，如果回到家里，他妈妈看见他没有捡回垃圾，那么就会生气地对他说：“你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他妈妈不是吓唬他才这样说的，所以林晓琪不敢不捡。

这是因为前两天，他和他妈妈一起在马路上走，他随手把擦嘴巴的纸头扔在地上，被他妈妈骂了一顿，可是没一会儿，他又随手把一个装食品的纸盒扔在了地上，又被他妈妈骂了一顿，而且规定，从明天开始，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捡路上的垃圾，捡了放在马甲袋里，一直到他以后不再随手往地上乱扔东西了，才可以不捡。

林晓琪的妈妈好有办法！

我真不希望我妈妈也学会，要不，我也会辛苦极了。

不过，我们大家都愿意帮林晓琪捡。纸头、矿泉水瓶、塑料袋……我们都捡得高兴极了。可是我们发现学校门口的那条路上垃圾不多，要把林晓琪手里的马甲袋装满好像不太可能。可是我们身上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作垃圾丢在路上，然后再当作垃圾捡到林晓琪的马甲袋里。

我们只好让经过的其他班级的同学，赶快把想丢掉的垃圾丢在路上，让我们捡。但是他们都不肯丢，他们问我们：“垃圾怎么可以随便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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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们说，不是乱扔，而是为了让我们捡。

可是他们不明白，还是说不可以乱扔的，为什么要乱扔了让你们捡？

我们都没有耐心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林晓琪乱扔了，所以他妈妈让他每天必须捡垃圾，否则回家就不可以吃饭。我们想，算了，算了，不肯扔就不肯扔，反正我们总能捡到垃圾的。

汪小中问：“树叶算不算垃圾？”

马儿帅说：“树叶肯定不算垃圾，因为树叶不是人家丢的，是自己从树上飘下来的。”

汪小中说：“自己飘下来的就不算垃圾吗？那么现在有一张很脏的纸头从窗子里飘到马路上，算不算垃圾？”

马儿帅回答不出。

可是曹迪民说：“那么我问你，现在有一个人头上戴的帽子掉到地上了，你说算垃圾吗？”

汪小中说：“但是难道人家帽子掉在地上了就不要了吗？如果人家不要了，一脚把它踢得老远，那么就是垃圾！可是如果人家没有一脚踢得老远，那么就不是垃圾。”

曹迪民说：“但是一张纸头从窗子里飘出来，人家也没有一脚踢得老远！”

最后林晓琪决定还是不要捡树叶，因为他觉得捡树叶他妈妈肯定会说不算的。

我们只好跑到小区外面的马路上去了。在这里捡垃圾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根本就不需要走来走去，只要站在炸肉串的小摊前就已经可以大丰收了。擦嘴的纸，可乐的罐，肉串的细棍儿，那些人几乎都是随手就扔。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妈妈肯定都没有罚他们捡过垃圾，如果罚过，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难道会没有记性？

别说林晓琪，就是我们这样帮助林晓琪捡过，以后都不会再随手乱扔垃圾了。

人多力量大，林晓琪手里的马甲袋被装得满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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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迪民说：“你妈妈不是说，等到你以后不再往地上丢垃圾了，就可以不用捡了吗？那么你就对她说，你明天开始就不往地上丢垃圾了，那么不是明天就可以不用捡了吗？”

可是汪小中急了，说：“别说，别说，说了就捡不成了！”

我们也不希望明天捡不成，因为捡垃圾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以我们也让林晓琪千万别说。

临分手的时候，我们刚说完“再见”，林晓琪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又看见一个香烟头！”结果他又捡了一个香烟头放进马甲袋。林晓琪现在已经是捡垃圾的火眼金睛了。


请客吃饭

昨天是星期天，我请客吃饭，我请的是叔叔家的姐姐，因为我想不出除了叔叔家的姐姐，还可以请谁。请叔叔家的姐姐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爸爸想出来的。爸爸说，你既然想请客吃饭，那么你就请叔叔家的姐姐吧，你经常到他们家去吃饭，你现在请她吃饭，礼尚往来。我问：“什么叫礼尚往来？”妈妈说：“等你以后书读好了就知道了。”我妈妈总是这样，无论说什么，她都很容易和读书连起来，好像不和读书连起来，就没有办法连了。比如，我喝西瓜汁，因为没有很快喝完，结果西瓜汁和水分开了，她就说：“你喝得这么慢，西瓜汁和水都分离了！”我就问：“什么叫分离？”她说：“等你以后书读好了就知道了！”就好像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分离”，是因为我书没读好似的。我不知道“礼尚往来”，也是书没读好似的。那么如果我书读好了，全部都是一百分，就什么都知道了吗？我如果什么都知道了，那么我还要读书吗？

叔叔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朋友，爸爸妈妈有时上班很忙，来不及回家做饭给我吃，我就会去他家吃饭。我已经到他家吃过很多次饭了。姐姐就是他的女儿，比我大两岁，上四年级。

我打电话给叔叔家的姐姐，告诉她，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等，几点钟等。可是她问我，为什么要请她吃饭。我告诉她，不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想请客吃饭，所以就请她，礼尚往来。我一直想请客吃饭，肯定和我爸爸经常在外面请客吃饭有关系，我总是听见他说，今天又请谁吃饭了，而且，还经常说，今天谁又请他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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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桥，什么叫‘礼尚往来’？你们教过这个词了吗？我们没有教过。”

“我们也没有教过，这是我爸爸说的。等书读好了，就知道这个词了。”

我一路上都在背诵“发票”这个词。爸爸说，吃完了饭，不要忘记开一张发票，这样，如果万一吃坏了肚子，就可以找到那个饭店，请他们赔偿。更重要的是，爸爸会按照发票上的钱，给我钱，就是说，今天请客，不是用我的钱，而是用他的钱，这样，我的钱就不会减少，还是和原来一样多，我真高兴爸爸愿意这样做，这可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

我和姐姐约好了在教堂广场等，然后去斜对面的店吃比萨。比萨真是一种好吃的东西，我吃过很多次了，可是还是很喜欢吃。姐姐说她也很喜欢吃。很喜欢吃的人很多，所以在这个店吃比萨要排队。但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喜欢吃，姐姐说，她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吃。一个小孩喜欢吃的东西，另一个小孩也喜欢吃；一个大人不喜欢吃的东西，另一个大人也不喜欢吃，这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我吃了比萨、汤，还有冰激凌。姐姐也吃了比萨、汤，还有冰激凌。后来我们就回家了。一直等我走进家门，看见了爸爸，才想起来，“啊呀，我忘记开发单了！”

爸爸说：“不是发单，是发票。”

我知道是发票。我刚才一路上都在说“发票”“发票”，可是还是忘记开了。

“我忘记开发单，那么你钱就不给我了吗？”

“不是发单，是发票！”

我忘记了开发票，可是爸爸还是给了我钱。这就是说，今天请客吃比萨，不是用我的钱，而是用他的钱，这样，我的钱就可以不会减少，还是和原来一样多，我真高兴爸爸愿意这样做，这可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如果每次都这样，那么我会更加愿意请客的。我还可以请客吃麦当劳、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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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你想记住一件事情，最好不要一直去说它，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忘记了开发票，还老是把发票说成发单。

幸好我忘记了开，要不，我说：“请你帮我开一张发单。”那不把人给丢尽了？

可是，现在没有发票，如果我拉肚子了怎么办？


跷腿

今天下午，我们全班要去体育俱乐部上游泳课。我们以后每个星期都要上一次游泳课，这样，就没有不会游泳的了。

体育老师对我们说，到了游泳池，先换游泳裤，淋浴，然后到消毒池里把脚消一消毒，才可以跳进游泳池里去游泳。

体育老师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汪小中，他经常去俱乐部游泳，还有教练教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总是告诉我们说，他什么姿势都会游，俱乐部里游泳的小孩都没有他游得快，学校如果举行游泳比赛，那么他肯定得冠军。

可是，别说我们，就连汪小中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脚要消一消毒，手却不消一消毒呢？还有身体也不消一消毒呢？难道只有脚有毒，手和身体就没有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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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儿帅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脚要消毒，手却不消毒呢？身体为什么也不消毒？”他不是问体育老师的，因为体育老师已经走掉了，所以他是问我们的。

“因为脚上有细菌！”汪小中说。汪小中说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想，马儿帅把我们当成傻瓜了！因为我也在想，马儿帅把我们当成傻瓜了！

“那么手上没有细菌吗？手上没有细菌，我们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洗手？”

马儿帅这么一说，杜家严也变得聪明起来：“身上也有细菌的，为什么身体不消毒？”

刘东更加聪明了：“还有屁股呢？屁股更加有细菌，为什么屁股不消毒？”刘东刚说完，就捂住肚子笑起来。他只要一笑，就肯定捂住肚子。刘东就是那个上课喜欢撕纸条，撕成一根根长的，下课趁你不注意，塞进你衣领里去的人。

我们也笑得快要捂住肚子了。

汪小中说：“是因为脚是臭的！”

曹迪民说，他的脚不臭的，那么他就可以不要消毒了吗？

汪小中说，谁的脚可能不臭的，脚都臭的。

刘东说，他的脚就不臭。

汪小中说：“可能吗？可能不臭吗？”

曹迪民和刘东就把鞋子脱下来，闻闻究竟臭不臭，还说谁如果不相信，可以闻。

结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自己闻不算，还让别人闻。汪小中也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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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都说臭死了，臭死了。她们说，如果我们再不把鞋子穿起来，她们就要去告诉毛老师了。

我们就说，告诉哇，告诉哇，我们才不怕！而且我们一边说，一边还都把脚放到了课桌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玩过。

结果，还没有等女生去告诉毛老师，毛老师已经自己来了。我们都吓了一跳，他也好像吓了一跳：“你们要造反了吗？”

我们赶紧都把脚放了下来。

可是毛老师说：“别放下来，都放上去！而且跷得越高越好！”然后，他就飞快地跑掉了，一会儿又跑回来，手里拿着照相机。“把脚都跷到课桌上来，跷得越高越好，我要为你们拍一张照片，等你们长大了自己看看，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毛老师说，他小时候就没有人为他拍这样的照片，他小时候的样子比这淘气得多！

……

毛小弟把黄沙塞到同学的衣领里。

毛小弟和女同学打架，把女同学打哭了，就拼命地逃。

毛小弟睡在老师的讲台上，腿跷得快要碰到天花板了。

毛小弟把扫帚放在教室的门上，老师走进来，扫帚砸到老师的头上。

毛小弟抓了一只癞蛤蟆放在同学的书包里，被老师拖到办公室，训到天黑才放回家。

……

毛小弟就是毛老师。

像毛小弟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怎么能当我们的班主任，而且还教我们语文的？

如果毛小弟小时候的这些样子被拍下来了，给我们看看有多么好玩！

不过我们以后可以看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了。

老公公戴小桥，老公公马儿帅，老公公汪小中……看见自己把脚跷在课桌上，都哈哈大笑起来。


耳朵聋掉

今天，妈妈带我去鸽子广场玩，喂鸽子吃食。但是在喂的时候，她不停地对我说，等一下回家，你要好好弹琴知道吗？我说，知道了。可是她还是不停地对我说，等一下回家，你要好好弹琴知道吗？我心里烦，就不说“知道了”。她就问我听见了没有，为什么一说弹琴就听不见，是不是一说弹琴的时候我的耳朵就聋掉了？然后她就说，不想再要我这个小孩了，就非常生气地走掉了。

我不知道她会真的走掉，可是一看，她真的走掉了，找也找不到。

我非常害怕，不知道等一下怎么回家。因为我不知道回家应该走哪一条路，乘什么车。我还想到如果被坏人骗走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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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现在不能回家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多看一会儿鸽子。如果现在就回家，那么要弹琴。妈妈刚才不是说了吗，等一下回家，要好好弹琴！可是不管我怎么好好弹琴，她总是说我不好好弹琴。她要问我，手腕为什么又抬起来了？我手腕不抬起来了，她要问我，手为什么没有保持捏鸡蛋的形状？我手保持捏鸡蛋的形状了，她要问我手指为什么不立直？可是我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没有办法既做到手腕不抬起来，手又保持捏鸡蛋的形状，而且手指还立起来。我真不知道是谁发明要这样的，他怎么不来做给我看看？我也很想让妈妈做给我看看，她根本不会弹琴，别说手腕不抬起来，手保持捏鸡蛋的形状了。可是如果我这样做，她肯定会问我是不是想挨一顿揍。大人不会弹琴没有关系，只要知道小孩哪儿弹得不对就行了。

可是我却看见了小刘。小刘是在我家做钟点工的阿姨，每天晚上都来，洗碗，打扫卫生间，还要干很多别的事。我没有想到，小刘也会到这儿来看鸽子。她问我，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的？开始，我不想告诉她，可是她又问我，是不是妈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说了刚才的事情。其实刚才喂鸽子的时候，妈妈如果不说“等一下回家，你要好好弹琴知道吗？”我也会好好弹琴的。可是她就是要不停地说：“等一下回家，你要好好弹琴知道吗？”喂鸽子的时候就喂鸽子，弹琴的时候就弹琴，不能一心二用，这个道理她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弹琴的时候，我说，等一下弹好琴以后，我们好好地去看鸽子，去喂鸽子，那么她难道会不骂我吗？

小刘说：“我送你回家吧。”我很高兴，因为小刘送我回家，我就不用害怕了，坏人也就不要想把我骗走。坏人把小孩骗走，都是因为只有小孩一个人在路上走，如果旁边有大人，他们就不敢了。

小刘问我，如果今天她没有从这里经过，没有看见我，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只好看鸽子看到天黑。

“肚子饿了呢？”

肚子饿了可以买东西吃，因为我口袋里有钱。

“想睡觉了呢？”

想睡觉就没有办法了。总不能睡在马路上。如果我睡在马路上，晚上冻死了，看我妈妈怎么办。不过好像不会冻死，因为今天一点也不冷。

小刘还问我，为什么每天晚上弹琴，妈妈都要骂我？是不是因为我弹得不好？妈妈骂我的时候，她正好在做钟点工，所以听得清清楚楚。其实我妈妈每天也总是批评她的：“小刘，你昨天水斗怎么没有洗干净！”“小刘，你洗菜应该洗得干净一些！”“小刘，你看看，卫生间的地上还有头发，你没有看见地上还有头发吗？”小刘总是说：“啊呀，我忘记了！”“啊呀，我没有看见。”我看小刘一点也不比我轻松。做钟点工和弹琴一样，都是很没有意思的事。

快要到家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中学生在小区的草地上踢足球，就对小刘说，我现在不想回去，我要看他们踢足球。可是小刘说，这不可以！我说，你走好了，反正我认识家的，等一会儿我自己会回家的。可是小刘说，我妈妈让她一定要把我送回家，如果她不把我送回家，我妈妈会骂她的。

怎么会是我妈妈让她送我回家的？不是她正好经过那里看见我的吗？

这天，小刘和我一样倒霉，她平时都是晚上才到我家来做钟点工的，可是这天，天还没有黑，她就开始做了，因为她送我回家的时候，妈妈说：“小刘，你今天来得早，那就早一点做吧。”一直做到和平时一样的时候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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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当然一回到家就开始弹琴。吃过晚饭以后继续弹。小刘走了，我还在弹。妈妈说：“快去洗澡，早点睡觉。”我就像没有听见，耳朵聋掉一样，仍旧弹。弹得好响，特别有力度。我想，反正也不用睡觉了，我要一直弹到明天早晨。

妈妈大声问我：“你耳朵又聋掉了？”


说相声

这两天，奇怪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刚拿出课本准备做功课，妈妈就说：“戴小桥，你忙着做功课干什么？别做功课了，好好玩一会儿吧！”吃过晚饭，我走到钢琴前刚坐下，她就说：“戴小桥，你要弹琴吗？别弹了，今天晚上电视很好看，你看电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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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了，我功课也来不及做，怎么有空玩？钢琴不要弹，那么星期天上钢琴课，怎么弹给老师听，又让他把我狠狠训一顿吗？

可是妈妈说：“功课也来不及做？你们老师明明知道你们功课来不及做，为什么还要布置这么多功课？别理他，不做又怎么样？”

“星期天钢琴课有什么可怕的，随便弹弹嘛可以了，反正你又不想当钢琴家。老师要骂你，你就请他态度好一点，否则你就不想再学了。”

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开始，我以为她是故意逗我玩的，可是看看她的表情，一点也没有逗的意思，很一本正经的。

我不想理她，吃饭前先做功课，吃过饭以后弹琴，然后再做一会儿功课，然后睡觉。

第二天，作业交上去，算术全部都对了，语文抄写的词，老师还写了“很好”。

放学回家，我给妈妈看，因为我算术全部对的次数是很少的，语文也没怎么被老师写过“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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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妈妈看也不看，好像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说：“是吗，全部都对了，那就全部都对吧。”“写‘很好’有什么用？字难看一点有什么关系，你看人家小刘，字也不认识，不是照样可以挣钱吗？”

小刘就是我家的钟点工，她每天晚上都到我家来洗碗，打扫卫生间，还要干很多别的事。可是妈妈经常批评她这儿没有洗干净，那儿没有扫干净，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见妈妈说：“小刘，你今天洗得太干净了！打扫得这么干净！”一次也没有听说。

我难道也会像小刘一样，到人家家里去做钟点工，被人家批评？我连自己的袜子也洗不干净，怎么做钟点工？

我妈妈这两天脑子有些不正常。

而且我爸爸也不正常。前两天妈妈这样说的时候，他有些吃惊地看着妈妈，好像是很奇怪，妈妈怎么会这样说？可是今天他不吃惊了，而是和妈妈一起说了，你一言，我一语，好像在说相声。

你可以听一听他们两个的相声。

妈：“戴小桥，我看你这样老是做功课做功课真没有意思，人活着难道就是做功课吗？”

爸：“人活着不玩，不看电视，不发发呆，摸摸头，等于没活。”我做功课的时候喜欢发发呆，摸摸头。

妈：“我看你小时候准是从来不做功课的，所以现在成了这么了不起的工程师，如果你小时候天天做功课，那么现在肯定在给别人理发。”上小学报名的那天，老师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就说过长大了想给别人理发。

爸：“理发不好吗？我真想从明天开始就去理发，不当工程师了，要当也当一个理发工程师。”

妈：“理发工程师是什么样的？哦，我明白了，理发工程师就是不用动手，只要心里一想，别人的头就变成一个一根头发也不剩的大土豆了。”大土豆是我爸爸的外号，因为他的名字叫戴豆豆。

爸：“钢琴弹得再好有什么用？人死掉了，难道可以传代吗？”这话是我说的，我上次说的时候，被妈妈狠狠骂了一顿。“我听到你们弹钢琴，心里烦都烦死！我看干脆把它卖了吧，我们好好到饭店里吃几顿，享受享受，那有多高兴！”

妈：“要不我们明天就卖掉吧，便宜点就便宜点，我明天上班的时候，问问我们同事，看看有谁想要买。”

他们这么说的时候，眼睛看也不看我，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就好像完全是真的。可是我也不明白他们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觉得他们这两天不正常，很不负责任。一个大人对小孩不负责任，这算什么大人！

我想，让他们去不正常吧，如果我理睬他们，不做功课，不弹琴，那就和他们一样不正常了。他们越是这样说，这样不正常，我倒越是要认真做功课，一道题也不错，星期天上钢琴课的时候，也不让老师再批评我弹得不好。我才不会上他们的当，你想想，我戴小桥会轻易上别人的当吗？这个大土豆和小妹简直太小看了我。我妈妈小时候叫小妹。

我练琴的时候，大土豆和小妹还在说相声。我想，你们说吧，我为你们钢琴伴奏。从来没有人为说相声钢琴伴奏的，这样，大土豆和小妹的相声就说得更加好听了。


咬掉牛尾巴

曹迪民这两天好像疯掉了。他每天都让别人猜谜语，谁如果不想猜，他就骂你大笨蛋。可是如果你猜错了，他也骂你大笨蛋。但是他说的这些谜语，你是不可能猜得出的。再说，不管谁说的谜语，反正我都猜不出的，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猜谜语，我觉得猜谜语简直没有意思透了。

曹迪民是我们班级最精通成语的，谁也不能和他比，毛老师曾经说过，要不干脆让曹迪民上来教语文，他坐到曹迪民的座位上去听得了。毛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但也教我们语文。精通成语的人肯定也非常喜欢谜语，要不这两天曹迪民怎么会像疯掉了一样？

曹迪民问我们：“‘天不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也猜不出。

曹迪民说，这是他鞋子底下的洞。

因为他鞋子底下的洞，天是看不见的，但是地看得见；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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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中不同意，说，鞋子底下的洞自己也不知道的。有一次，他的鞋子底下有个洞，他就不知道，后来是他妈妈看见了，他妈妈说，你自己鞋子底下有个洞怎么也不知道？

我们都同意汪小中的话，我也同意，因为别说洞了，有一次，我的鞋底快要掉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是我妈妈先看见的，她说，你的鞋底快要掉下来了怎么也不知道？如果你的鞋子从脚上掉了，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爸爸高兴地在旁边叫起来：“戴小桥，鞋底掉！戴小桥，鞋子掉！”

妈妈说：“你别高兴，我看你鞋底掉下来了也不会知道，你上一次不是还穿着两只两样的鞋去上班吗？把人丢尽！”

爸爸那一次是一直到下班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穿的两只鞋是不一样的，他大叫：“啊呀，我今天穿的两只鞋是不一样的！”一只很新，另一只是蛮旧的；而且一只的头是方的，另一只的头是圆的。爸爸说：“我今天到三个地方去开会，怎么人家都没有看见？”

妈妈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看见？人家不好意思说！”因为爸爸是很有水平的工程师。

爸爸说：“人家一定是认为现在开始流行这种穿法了。”

妈妈说：“是现在流行脸皮厚了！”妈妈经常说爸爸的脸皮厚得像猪皮一样。

大土豆，

真是逗，

穿着皮鞋到处走，

一只方的一只圆，

一只很新一只旧，

你说他的脸皮有多么厚！

曹迪民又问我们：“‘左看是女，右看是男，合在一起人人称赞。’这是什么字？”

这是什么字我们怎么知道。

曹迪民说，这是“好”。

“好”怎么右看是“男”？明明是“子”！可是曹迪民说，“子”就是男的意思，儿子不是男的吗？儿子难道是女的？

可是马儿帅说：“那么女子呢？难道女子也是男的？”

杜家严说：“那么鞋子呢？‘鞋子’的意思难道就是男的鞋？”

林晓琪就说：“还有裤子！”林晓琪有一次下课没有小便，结果上课的时候小便小在了裤子上，还是我奔回家帮他拿裤子给他换的呢。

曹迪民说我们不懂，如果我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老师，因为毛老师是教我们语文的，他对“子”是不是男的最清楚。

曹迪民还让我们猜“双木不是林”，那么是什么字？

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双木不是林，那么是什么字？我就把一个“木”放到另一个“木”的上面，可是一个“木”在另一个“木”的上面，又没有这个字的。

我们就让曹迪民赶快讲出来。曹迪民说，是“相”。

可是“目”根本不是“木”，怎么叫“双木不是林”？但是曹迪民说读音是一样的。

林晓琪说：“这是一个臭谜语。”

可是曹迪民才不管什么臭谜语不臭谜语，因为他已经疯掉了，所以他立即就问我们谁知道“最害怕的是什么光”。

杜家严说，最害怕的是光头。

曹迪民说：“我问的是最害怕的是什么光，可是光头不是光！”

林晓琪说，最害怕的是阳光，夏天的时候，阳光晒得你汗流浃背。

这别说曹迪民不同意，连我们也不同意，因为夏天的阳光晒得你汗流浃背，那么冬天呢？冬天的阳光不是好暖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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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中叫起来，说他知道，最害怕的是脱光，脱光了，没穿衣服，有多难为情！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我们就大喊大叫“光屁股”，我们对说“光屁股”这样的话总是特别有兴趣。可是没有想到，这时候吴老师走进来了，她哇哇地朝着我们喊：“上课铃早就打过了，你们还在说这些没有教养的话！”

但是曹迪民根本没有听见，他正在问马儿帅“一口咬掉牛尾巴”是什么。

马儿帅怎么可能知道“一口咬掉牛尾巴”是什么，你除非问他“一口咬掉马尾巴”是什么那还差不多。

曹迪民说：“‘一口咬掉牛尾巴’就是‘告’！”

结果吴老师哇哇嚷着让曹迪民和马儿帅到讲台上去咬给她看看。吴老师是教我们算术的，她对我们说话总是哇哇地叫，所以我们都叫她哇哇老师。可是你让曹迪民和马儿帅怎么咬给她看呢？曹迪民和马儿帅只好低着脑袋站在讲台上。


卫生透顶的妈妈

妈妈总是叫我要好好做功课，可是我在好好做功课的时候，她又经常会问我手洗过没有，还会问我今天上课有没有讲话，或者说，现在要吃饭了。刚才，我正在做功课，她忽然说：“戴小桥，我来给你剪剪手指甲。”

“我要做功课！”我告诉她。

刚才吃晚饭前，我做了几道算术，还有好几道没有做完，现在要把它们做完。做完以后还要抄写生词，这可不是抄一抄就可以了，一边抄一边还要记住，因为明天要默写。还要造好几个句子。造句子是不难的，可是如果又做算术，又抄生词，又造句子，那么你会觉得特别轻松，像没事似的，就奇怪了。

但是她说，做功课有什么关系，先剪手指甲，然后再做功课，她说我的手指甲太长了，哪里像一个读书的学生，简直像马路上要饭的，把手指甲剪干净，做起功课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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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剪手指甲，我不知道做起功课来有哪儿不好？算术会做错吗？句子造得不通顺了？妈妈这个人总是这样，她如果叫你吃完了饭洗洗脸再做功课，她就会说，洗洗脸再做功课会做得更好。她如果让你先洗澡，那么也肯定会说洗了澡做功课会做得更好。可是我从来也不知道究竟好在哪里。相反，每次洗，我都不高兴，因为我实在不喜欢洗脸洗澡还有洗手这些事。

我看看手指甲，也并不像她说的那样可怕。如果我的手指甲像要饭的，那么她可以去看看汪小中的脚指甲。今天下午，我们去体育俱乐部上游泳课的时候，游泳池的救生员问汪小中：“你的脚指甲怎么这样长？有几个月没有剪了？”这个救生员认识汪小中，汪小中经常到体育俱乐部来游泳，我们每个星期只来一次。可是这个救生员一定从来没有看过汪小中的脚，要不怎么不知道汪小中的脚指甲很长呢？

我一看，汪小中的脚指甲真的很长，好像有几个月没有剪过了。

汪小中说，没有几个月，最多只有一个月。

救生员说，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月？起码两个月了。

我一看，好像真的有两个月了。

我不明白，怎么会两个月没有剪脚指甲的？如果我也两个月不剪脚指甲，那么我妈妈大概会说，戴小桥，你的脚指甲这么长，去当野人吧！

我让妈妈剪得快一点，“快点！快点！快点！”我算术还没有做好，做好算术还要抄写生词和造句子。

“你再‘快点快点’我就把你手指头剪掉！”

“要是功课来不及做，我就要你负责！”

“你天天这么抓紧时间，我就不会有白头发了！”

妈妈总是说，她头上有白头发了是因为我学习不自觉，不认真。但是她和爸爸学习很自觉，很认真，他们一直这样说，那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头上那么多白头发是从哪儿来的？人家科学家学习那么自觉，那么认真，分秒必争，不是也有很多白头发吗？这说明长出白头发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言难尽。

“剪好了手指甲还要剪脚指甲。”

“不剪！”

“这是得寸进尺。”爸爸说。

“你说谁得寸进尺？”妈妈问。

“我谁也没说。”爸爸连忙装糊涂。

但是我知道这是在说妈妈。因为爸爸对洗脸洗脚洗澡剪手指甲这样的事也不喜欢，妈妈总是说活宝怎么跑到一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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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当野人就可以不剪。”

“不当野人也不剪！”

可是不剪是不可能的。妈妈如果要叫你做什么，你想不做那是不可能的。

妈妈为我剪脚指甲的时候叫起来：“你看看你的脚指甲怎么这样长！”

这我怎么知道？上一次不也是她剪的吗？我自己从来就没有剪过。

我告诉她：“汪小中的脚指甲两个月没有剪。”

“汪小中也可以当野人了。”

爸爸说：“你们干脆成立一个‘野人队’，踢球的时候赤脚，让大家看见，‘啊呀，他们的脚指甲这么长！’那么谁还敢和你们踢？逃也来不及了。”

妈妈对着爸爸叫道：“我看你去成立一个‘野人队’倒蛮好，你不是也经常不洗脚就睡觉了吗？赤脚踢球，当赤脚大仙。”

“那么就干脆成立赤脚大仙队，没有人敢比，统统都是手下败将。”爸爸嬉皮笑脸地说。

我说：“应该是脚下败将。”

脚指甲剪好了以后，妈妈说：“去把澡洗一洗！”

我洗澡洗得很慢，喜欢在浴缸里玩水。我不喜欢洗澡，但是喜欢玩水。玩水的时候我总是忘记了做算术抄写生词造句子那样的事。功课来得及做来不及做也好险忘记。

妈妈在浴室外面喊：“你怎么洗这么长时间，功课还要不要做？”

爸爸说：“洗得时间越长，功课做得越好！”

这时我想起来，今天晚上，除了做算术、写生词、造句子，还要写日记。不过，今天的日记内容很多，剪手指甲、脚指甲、洗澡，都可以写，而且我还要加一个题目：“卫生透顶的妈妈”。平时写日记，是不加题目的。


写检查

我们今天学会了写检查。什么叫写检查你当然知道，可是什么叫检查写得好你难道也知道吗？

我们本来也不知道，而且我们本来根本就不喜欢写检查。谁会喜欢写检查那就好玩了。尤其是如果你没有做错事，什么错误也没有犯的时候，别人让你写检查，那么你如果不生气就太奇怪了。

所以今天当陈老师让我们写检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生气。陈老师就是校长。当时我们正好在校门口的空地上踢足球，汪小中飞起一脚把球踢在了花园的栏杆上，被走过来的陈老师看见了。她就说叫我们不要在这儿踢球我们难道忘记了吗？如果把球踢到了人家的阳台上，把玻璃踢碎了怎么办？然后她就说今天不会再原谅我们了，球没收，等写好检查再还给我们。

我们谁也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规定过不可以在这儿踢球的。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这儿踢的吗？究竟踢过多少次根本就数也数不清。再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把球踢到人家阳台上去，一次也没有把人家的玻璃踢坏过，因为如果踢坏过，那么人家肯定会让我们赔，可是人家一次也没有让我们赔过，这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我们就说：“一次也没有踢坏过！”

可是陈老师不理睬，把球拿走了。

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杜家严，因为球是他带来的，我们每次踢球，球都是他带来的。他说，如果陈老师不把球还给我们了，那么我们要赔他。

林晓琪说：“你自己难道没有踢吗？”

可是他说：“我没有让陈老师把球拿走！”

那么谁让陈老师把球拿走了？这真是太好玩了，谁让了？谁也没有让！是陈老师自己要拿。

汪小中说，现在就到教室里去写检查，写完了检查赶快交给陈老师，那么陈老师就会把球还给我们了。

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就赶快奔到教室里去了。

我们让杜家严来写检查，因为足球是他的。

可是杜家严说，球是他的，为什么还要他写检查？他这样也太亏了。

[image: ]


我们就让汪小中写，因为他的作文已经不止一次被毛老师念出来，毛老师说他写的作文生动、有趣。毛老师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毛老师的名字叫毛小弟。

可是汪小中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检查，不会写。

这怎么可能，有哪个小孩会没有写过检查？每一个小孩都写过检查的，就算学校里没有写过，那么家里也写过的。

可是当我们说，每一个小孩都写过检查的，不可能没有写过检查，汪小中就说，既然都写过的，那么为什么还要他写？他不愿意写。

可是我们说，你的作文写得比我们生动、有趣，所以你写检查肯定比我们好。

汪小中说，作文是作文，检查是检查，作文里面是没有检查的。

林晓琪提醒他，毛老师说过，作文写得好，那么以后不管写什么，都有帮助，检查也一样。

汪小中总算同意了，但是他说，不过要大家一起动脑筋，谁也不可以离开，只让他一个人动脑筋他可不愿意。

我们当然谁也不会走，因为等一会儿交掉检查，陈老师把球还给我们，我们还要继续踢球呢，谁也不愿意现在就回家。

汪小中在纸头上写下“检查”两个字，然后就不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写了。

曹迪民说，这太容易了，应该这样写：“老师规定学校门口的空地上不可以踢足球，可是我们还是踢，如果把人家的玻璃窗踢坏了，那么怎么办？我们的这种行为非常不好，以后一定改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什么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汪小中问。我们也都没有听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的成语。

曹迪民说：“就是君子说一句话，四匹马也追不上。”

“君子是谁？”马儿帅问。

“君子当然就是我们。”曹迪民说。

曹迪民不愧是我们班级最精通成语的，汪小中就把曹迪民的话写上了。“还要写什么吗？”汪小中问。

还要写什么？有了君子一言，四匹马也追不上这样的话，还需要写什么？陈老师肯定说，你们的检查怎么会写得这样好？然后就把球还给我们了。这样，我们就又可以踢球，今天，我们一定要多踢一会儿，因为刚才的时间全被陈老师浪费掉了。我们明明没有把人家的玻璃踢坏，她却说如果把人家的玻璃踢坏怎么办？如果你明明还没有犯错误，可是人家却说，如果你犯了错误那么怎么办？还让你写检查，那么你说怎么办？

杜家严说，还应该写上“祝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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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中说，这不是写信，所以不要写“祝身体健康”。

不过我们写上了名字。我们知道写检查是要写上自己的名字的。开始我们只让汪小中写上他的名字，可是汪小中说，我们大家的名字都应该写上，要不，他的名字也不写，因为这个检查不是他一个人的。

我们就只好都写上了：汪小中杜家严林晓琪戴小桥曹迪民马儿帅……


当爸爸很舒服吗

晚上，爸爸回家，妈妈正在做晚饭，爸爸说：“啊，好香！”妈妈说：“你就知道香，你难道不可以早点回来也做做饭，天天都是我做！”爸爸说：“啊呀，你不知道我有多忙！”

吃完了饭，妈妈说：“今天你可以洗碗了吧？”爸爸说：“啊呀，你不知道我还有多少事情要做，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妈妈洗好了碗，问：“你们想吃水果吗？”爸爸说：“当然想吃啦！”妈妈说：“那么你削苹果呀。”可是爸爸说：“啊呀，我不知怎么搞的，削苹果就是削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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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了苹果，妈妈说：“我现在可要好好休息休息了。”爸爸说：“我也要好好休息休息了。”妈妈说：“你休息什么？你一件事也没有做过！”爸爸说：“啊呀，你不知道，我今天上班好辛苦！”结果妈妈没坐一会儿，就又去洗这个，擦那个了，爸爸呢，他早就泡好了一杯茶，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喝，一边欣赏，还哈哈大笑。

当爸爸真舒服，我以后结婚，当爸爸也肯定这样舒服。

可是爸爸说：“那不见得，首先这个当妈妈的要爱你这个当爸爸的，你怎么让她爱你呢？”她爱你了，那么你不做饭，她就会做饭；你不洗碗，她就会洗碗；你想吃苹果，可是又不削苹果，那么她就会削苹果；等到你吃完了苹果，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还哈哈大笑，可是她又去洗这个擦那个了。

妈妈说：“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很爱你？我看你的脸皮厚得像猪皮一样。”妈妈经常说爸爸的脸皮厚得像猪皮一样。

“这有什么做不到的，我只要好好读书，好好弹琴，听话，她不是就爱我了吗？”

妈妈哈哈大笑，说：“戴小桥说得对，应该好好读书，好好弹琴，听话。”

妈妈只要听见“好好读书，好好弹琴”这样的话，就肯定特别有兴趣，兴高采烈。

爸爸说：“可是你要上班，要挣钱，这可是很辛苦的，你看我，多么辛苦！”爸爸说完，往沙发上一靠，就好像腰快要断了一样，还“哎哟”地叫了两声。

但是不当爸爸的难道就不辛苦吗？比如我们毛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还教我们语文。“那么毛老师辛苦不辛苦？”我问。

“当然辛苦。”

“可是他不是爸爸。”

“他现在不是爸爸，但是他以后会是爸爸。”

“他以后也不会是爸爸，因为他不结婚！”

“谁说他不结婚？”

“他自己说的，因为结了婚，生了小孩，他会烦死的，我们现在已经让他烦死了。”

“他不结婚，也不生小孩，那么他没有我辛苦。”

“你刚才说他也辛苦的！”

“但是我没有说他和我一样辛苦。你说，他怎么可能和我一样辛苦呢？你刚生出来的时候，每天夜里都要哭，只要小便一小出来，尿布湿了，就会哭。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帮你换尿布，一晚上要换很多次，倒霉透顶了！可是谁让我当了爸爸呢？哎哟，没有办法。”

“那么你晚上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了？”

“当然没有办法！”

“那么你第二天还上班吗？”

“当然上班，否则不是没有工资了吗？没有工资怎么养活你呢？没有工资哪来钱买苹果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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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总说爸爸吃苹果的时候样子真难看，因为爸爸吃苹果的时候嘴巴总是嚼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像猪一样。

我的确没有想到，当爸爸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所以爸爸对我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我拿了一个很大的苹果，躺在沙发上，边吃边看电视，爸爸说：“你这么躺着，让我坐到哪里去？”妈妈说：“你这么躺着，边吃边看电视，功课不做啦？”

我说：“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决定要在没有当爸爸以前，好好舒服舒服，享受一下。


汪小中的好朋友

毛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我们语文。毛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总是要提问我们，让我们动脑筋回答。他说，动脑筋回答是说话，上课随便说话也是说话，你们看，究竟哪一种说话更有意义呢？我们根本动也不用动脑筋就回答他：“动脑筋回答更有意义！”

不过，动脑筋回答不等于我们统统都回答得对，反过来我们的回答经常都是错的。你如果要问我都是什么样的错，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因为太多了，每天都有，你说我怎么记得住？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们是怎么动脑筋回答的。而且今天我们不仅动脑筋回答毛老师的提问，还提问让毛老师也动脑筋回答。结果你知道怎么样？毛老师根本就动不出脑筋！

毛老师问的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写字是写在纸头上的，那么你们知道不知道，以前写字是写在哪儿的？”

“写在墙上的！”

“写在水泥地上！”

“写在白布上！”

……

我们争先恐后，七嘴八舌。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回答问题很快，就好像脑筋动也没有动就回答了一样，因为如果你慢一点，那么人家早就抢在你前面了。我们都不愿意甘拜下风。

毛老师说：“写在墙上，那么怎么装订成一本书呢？”原来毛老师的意思是书上的字是写在哪儿的。

“写在本子上！”

说写在本子上的是杜家严。杜家严的爸爸经常给杜家严买新的足球，可是他的足球水平永远都和旧的足球时一模一样。他这个人不但足球踢得一点水平也没有，而且其他方面也经常一点水平也没有。你想想，既然字不是写在纸头上的，那么怎么可能是写在本子上的呢？本子难道不是纸头做的吗？再说，如果书是写在本子上的，那么我们现在每天在本子上写字、做作业，不是等于在写书了吗？所以你看看他回答问题是什么水平。

不过书上的字是写在哪儿的，这个问题也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书上的字如果不是写在纸上的，那么难道还能写在别的地方？如果写在别的地方，那么还叫书吗？

毛老师告诉我们，是写在竹片上的。

我们觉得非常奇怪，字写在竹片上，那么一本书会是怎样的呢？一本本的书又怎么放在书架上呢？我们想不出来。如果现在也是把字写在竹片上，那就好玩极了，你要想把书撕破也撕不破了。我们还可以用它敲脑袋，你敲我的，我敲你的，互相敲来敲去。我们来上学，书包里背的全部是竹片，噼里啪啦响，那么马路上会热闹成什么样子？

汪小中举手说：“毛老师，我提一个问题问你可以吗？”

我们没有想到汪小中也会提问题问毛老师，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如果毛老师动了脑筋以后还是回答不出，那就太好玩了。

“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家’是谁住的房子吗？”

“你是说‘家’这个字吗？”

“是的。”

“谁住的房子？”毛老师这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毛老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用手摸了一下脑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词是毛老师教我们的，我们都非常喜欢。

“‘家’就是猪住的房子。”汪小中说。

我们都哈哈大笑，汪小中胡说八道起来好棒啊！“家”就是猪住的房子，那么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是到猪的房子里去了，在猪的房子里吃饭，还要在猪的房子里睡觉。猪睡觉的时候都是呼噜呼噜的，我们也都呼噜呼噜。

“我们都是猪！”曹迪民叫起来。他还学猪吃东西的样子。

可是马儿帅说，他的样子不像猪，倒很像狗。

杜家严在纸头上画了一只大肥猪，还有一幢房子。他举起画给大家看：“汪小中现在要回家了！”杜家严踢足球没有水平，可是他上课的时候最喜欢写谁是一只大肥猪，谁和谁结婚……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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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中说，那只猪是杜家严自己。

曹迪民说，我们大家都是猪，汪小中首先是猪。

汪小中说，猪就猪，反正古代的时候“家”就是猪的房子，不相信拉倒。“家”上面的宝盖头像一个家，下面的那个字就是猪的意思，不相信他明天会带一本书来。他家里有书的，那本书上都是讲字的。然后他又问我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朋友’的‘朋’是两个‘月’吗？”

曹迪民说，他知道，因为如果一个月亮在天上会孤零零的，两个月亮在天上就成了好“朋”友。

曹迪民刚说完，杜家严又举起一张纸头给大家看，上面写着：汪小中和猪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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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牌罚下

下午踢足球的时候，杜家严说，今天他要当裁判。我们踢球的时候，是从来就没有裁判的，只要不犯规，随便怎样踢。他为什么要当裁判？他当裁判，那么肯定我们明明没有犯规，他偏要说我们犯规了，谁明明犯规了，他又看不出来！你可以问问他，什么叫犯规他懂吗？我看他除了知道什么叫手球，其他都不懂。

我们没有人同意他当。可是他说，他要当就一定要当，因为今天他不但带来了足球，而且还带来了口哨。说完，他就准备很响亮地吹一下，可是声音不但一点也不响亮，还断断续续，哨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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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足球是他带来的。他爸爸经常给他买新足球，我看他家起码有十个足球了。我们都希望哪一天足球不是他带来的那就好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足球还是他带来。马儿帅和曹迪民都说他们有足球，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带来？我也有足球的，可是也从来都不带。我从来不带是因为我的那个足球是漏气的，气刚刚打足，一踢，又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根本不踢。妈妈指着爸爸说：“你连一个足球都买不好！”爸爸说：“如果你买就肯定不会漏气了，有的人买会漏气，有的人买根本就不会漏气。”我没有说要重新买。因为只要说重新买，妈妈肯定会说，你买这么多足球是想开足球商店吗？或者说，你买这么多足球是想当饭吃吗？她最有可能说的肯定是，你买这么多足球，是不是准备天天踢足球，书不要读了？

杜家严让我们分开两边站好，他夹着球走过来，把球放在场地当中，他肯定天天都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所以样子和裁判像极了。

但是我们才不管他像不像裁判，他刚把球放下，已经有人一脚把它踢飞了。杜家严朝着我们嚷，他还没有吹开始哨，怎么可以乱踢？接着他又说什么话，你们只要动一动脑子就猜得着，他说，如果谁再乱踢，那么就算输一个球！你看，这话只有他会说吧？真正的裁判应该是举起黄牌或者红牌！

马儿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定的！”

杜家严说，他现在就要这样规定，谁敢不服从！

曹迪民说，你如果现在拿出黄牌和红牌来，那么就服从。他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裁判，口袋里是应该有一张黄牌和一张红牌的。可是杜家严有吗？他弄不好连想也没想到过。

杜家严说，他明天就会有。

马儿帅说，明天有不等于今天有，如果他想当一个真的裁判，那就等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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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杜家严说不行，他今天已经把哨子带来了。

就算是全国比赛、国际比赛，你听见过哨子一直响一直响的吗？没有听见过吧！可是杜家严的一直响一直响，他一直吹一直吹。而且不像他刚才第一次吹，好像被东西塞住了一样，他吹得特别响亮！越是特别响亮，他就越是吹，吹得更加特别响亮。我们简直就不用再踢了，因为每当我们抢到球想飞起一脚的时候，他肯定又要吹。他说因为谁撞了谁，其实根本不是撞，而是碰到。你说踢球难道互相可能不碰到吗？就算是撞，还有合理冲撞呢。合理冲撞他懂吗？我看他大概连听也没听说过合理冲撞。他还说谁踩了谁的脚，踩脚这也犯规吗？又不是故意的。那么手碰了手呢？

“手碰手算不算犯规？”汪小中问。

杜家严赶紧吹了一下哨子：“你想顶撞裁判吗？”他肯定认为他酷毙了，还用手撑着腰。

汪小中说：“我会怕你吗？那么你出示黄牌给我看看哪！你如果出示红牌，那么我就哑口无言！”

杜家严吹了一下哨子：“你讲话算数吗？”

“我讲话怎么不算数！”

“你如果讲话不算数怎么办？”

“我讲话不算数那就红牌罚下场。”

“什么是黄牌，什么是红牌，我规定！”

你听听杜家严讲话是什么水平。什么是黄牌，什么是红牌，他规定！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难道他有本事说黄牌是红牌，红牌是黄牌吗？他如果有本事这样说，那么他的水平比国际裁判的水平还要高了。

“那好，我现在出示红牌！”他举起了自己的手。

我们都哈哈大笑。杜家严大概疯掉了，他举起自己空屁的手说是红牌！

“我的手心这一面代表黄牌，手背这一面代表红牌，现在我把汪小中罚下场！”他手背那一面朝着我们。

我们更加哈哈大笑，杜家严简直比国际裁判还要国际裁判了！

“你们要再笑，我就把你们统统罚下场！”他说完，把哨子吹得特别特别响，响得我们真的都哑口无言了。

汪小中没有办法，只好下场。可是他不服气，说：“你应该先黄牌警告，再红牌罚下。”

杜家严说：“直接红牌罚下也可以的。”

“你把我罚下，那么我就回家了，等一下如果人不够，你别想再找到我！”

我们每次踢球，总会有人先走，说如果再不回去做功课，他妈妈要骂了。

“汪小中如果回家，那么我也要回家了。”刘东说。因为昨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刘东请汪小中吃了一个冰激凌蛋筒。今天，汪小中也要请刘东吃一个。刘东上课的时候喜欢撕纸条，撕成一条条长的。下课的时候趁你不注意，就偷偷往你领子里一塞，结果一张纸条就在你的领子里飘哇飘。他就捂住肚子笑，乐得没有办法形容。

杜家严没有办法，只好说，刚才红牌罚下不算，现在改成黄牌警告。他把手心朝着我们，说：“汪小中黄牌警告！”杜家严手心朝着我们的时候，样子还真有点酷。我担心过几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哨子，争先恐后当裁判，杜家严怎么办？不过，杜家严总会有办法的，他最大的办法就是“不踢了”，因为足球是他带来的，他说不踢了，那么我们当什么裁判？总不见得大家都光吹哨子，吹哨子比赛吧？

就这样，踢了半天，我们还是零比零，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怎么射门。杜家严老是吹哨子，我们总是“犯规”，你还想飞起一脚吗？想也别想！

这时候，天快要黑了，我们不想再踢了，尤其是刘东。汪小中要请他吃冰激凌，他更加着急。但是杜家严却吹着哨子说，零比零不可以结束，要等到一比零才可以结束。这完全是新发明！林晓琪说：“可是你不要一直吹我们犯规！”我们平时没有裁判，别说一比零，十比零都踢过。

可是杜家严怎么会听？如果他会听，那么他的哨子怎么办？不是白带来了吗？后来，当杜家严又一次吹响哨子说我们犯规的时候，汪小中终于冲到他面前，举起手，手背对着他说：“你乱吹哨子，扰乱比赛，现在红牌罚你下场！”

我们都欢呼汪小中好帅哟，汪小中帅帅帅！然后拿起书包都跟着汪小中走。他等一会儿请刘东吃冰激凌，不知道是不是也会请我们吃……


脚印比赛

今天下课的时候，刘东没有玩塞纸条的把戏，而是玩起了别的。他问我们，谁敢和他比踩脚印，是往墙壁上踩，看谁踩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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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把戏，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不喜欢看见墙壁上有脚印。这是因为我爸爸特别不喜欢看见墙壁上有脚印。他这个人别的方面不是很讲卫生，可是看见墙壁上有脚印，他会怒气冲冲地说：“这是哪一只猪做的事？”我们住的公寓里，这样的脚印就很多。我们等电梯的时候，爸爸总会怒气冲冲地看四面墙壁上那些“猪”的脚印，而且有的脚印肯定不是小孩的脚印，是大人的脚印，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难道也觉得往墙壁上踩脚印很好玩吗？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刘东除了会往别人衣领里塞纸条，还能干什么别的。他上课的时候总是喜欢撕纸条，撕成一条条长的，下课的时候趁你不注意，就偷偷往你领子里一塞，结果一张纸条就在你的领子里飘呀飘，他就捂住肚子笑，乐得没有办法形容。

林晓琪说：“比就比！”他长得比刘东高，脚肯定也就踩得比刘东高。

刘东说：“你先踩！”

林晓琪就先踩，墙壁上有了一个脚印。不过，这不是第一个脚印，因为在这个脚印的前面早就有别的脚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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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跳起来一踩，结果脚印比林晓琪的高很多。

林晓琪也跳起来，他的脚印和刘东的一样高。

汪小中说他也来比。可是他跳起来还没等踩到墙壁，已经摔了一跤，屁股上的骨头没有摔断也算他本事大。

我们都跳起来踩，而且故意摔一跤，你摔在我身上，我压在你身上，没有什么比这好玩了。

“现在你们还找得到自己的脚印吗？”上语文课的时候，毛老师问我们。肯定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无论是什么事情，你不用奇怪，老师都会知道的。

我们怎么找得到自己的脚印？你踩我的，我踩你的，已经全部踩得乱七八糟了。究竟谁踩得高，我们早就无所谓。

“那么如果现在公安局来查脚印，不是就查不出了吗？”

毛老师说话总是很有趣的，公安局为什么要来查脚印？我们又没有当杀人犯，也不是别的坏人，比如到人家家里抢东西。

“没有关系，公安局查不出来，我查得出来，我能把踩墙壁的罪犯一网打尽，不费吹灰之力。”

“不费吹灰之力就是侦探了。”汪小中说。

“探长比侦探大。”林晓琪说。

“探长没有公安局局长大。”杜家严说。

“那么你知道公安局局长和警察局局长谁大？”曹迪民问。

语文课结束的时候，毛老师说：“今天下午放学，所有刚才踩墙壁的同学全部留下来！”

我们只好都留下来了。

我们知道毛老师想干什么了。他是要我们写检查，因为我们把墙壁踩脏了。

可是他没有让我们写检查，而是带领我们一起刷墙壁，把我们踩在墙壁上的脚印全部刷掉。他让我们先用砂皮磨，磨得看不出脚印了，再用涂料刷。刷涂料的时候我们都抢刷子，因为刷涂料实在太好玩了，比在墙上踩脚印好玩得多。没一会儿，墙上就干干净净，脚印一点也看不出了。

不过，我们的裤子上、衣服上都弄到了一些涂料。

毛老师说：“以后再让你们往墙壁上踩脚印，你们都舍不得了。”

他说得没错，以后谁再往墙壁上踩脚印，我们会问问他，他的那只脚难道不是人的脚，而是猪的脚吗？如果是猪的脚，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是人的脚，那么就请他好好管住，否则别怪我们不给面子！

我们很奇怪，毛老师怎么会知道究竟有哪些人往墙壁上踩了脚印的。

毛老师说：“我本来不知道，可是我让你们谁踩了的留下来，结果你们都留下来了，这样我就知道了。你们这叫不打自招，中我奸计！”

哎哟，我们都中了毛老师的奸计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探长，只不过我们都是傻瓜。


淘气的故事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要开班会。开班会的时候，毛老师讲这个星期有哪些事情他很为我们高兴，有哪些事情让他挺生气。哪些事情让他高兴，当然就会表扬我们，我们爱表扬；哪些事情让他挺生气，当然就要批评我们，他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嬉皮笑脸。不过讲挺生气的事情的时候，毛老师的表情不像挺生气，反而也是笑嘻嘻的，好像不是讲“挺生气”，而是讲“挺高兴”，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紧张。

这个星期五，毛老师讲的让他挺生气的事情里，当然有我们踩墙壁的事。前两天，刘东和林晓琪比赛在墙上踩脚印，看谁踩得高，结果我们也一起跟了踩，把墙壁踩得一塌糊涂。我回到家里告诉爸爸，今天刘东和林晓琪比赛往墙上踩脚印。爸爸立即就问，你踩了没有？我老老实实说，我也踩了。爸爸差一点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说我怎么也像猪一样？爸爸最痛恨看见雪白的墙上被踩了各种各样的脚印，每次看见，都会气愤地说：“这是哪一只猪踩的？”有一次妈妈问他：“你以为这是猪踩的吗？这明明是人踩的！你见过猪往墙壁上踩脚印吗？只有人才会干这种坏事。你别冤枉猪，人干的坏事比猪多得多，都是猪想不到的。”爸爸说：“老婆，你思想好深刻！”

毛老师每次讲让他生气的事情的时候，总会讲起他自己小时候干的让大人生气的事情。他讲的那些事很好玩，我们都哈哈大笑。

他今天讲的是把牙膏挤出来。他们小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家里有很多吃的东西，简直吃也吃不完。他们那时候，在家里翻来翻去，总翻不到什么吃的东西，吃锅里的冷饭还差不多。他就把家里的牙膏统统挤出来，挤得到处都是，然后去把牙膏壳卖掉。卖了两分钱，买了两粒糖，结果他的屁股好险被他奶奶打烂了。他奶奶一边打，他一边叫：“你别打了，你别打了，再打骨头就要断了！”他奶奶说：“我把你骨头打断了，你就可以住医院了。你住在医院里，我就天天买糖给你吃，还买饼干和苹果给你吃，那有多好哇。”可是他说：“我不想住医院嘛，我也不要吃糖吃饼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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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笑得差一点发疯了。

毛老师摸着自己的屁股说：“我的屁股到现在还痛，哎哟！”他装得很像。

汪小中问，他是不是也可以说说屁股差一点被打烂的事？

“你说吧，你说吧，你们大家都可以说！”毛老师说。毛老师好像特别愿意听我们的屁股是怎么被打烂的。这样，我们就和他一样，统统都当过烂屁股了。

汪小中说他差一点屁股被打烂，不是他奶奶打的，而是他爸爸打的。他一个星期才到他奶奶家去一次，所以他奶奶从来不打他。他们家打他的主要是他妈妈，不过差一点把他屁股打烂的是他爸爸。他爸爸打他屁股的时候，他大叫：“啊哟哇啦，你打得轻一点哪，再打，屁股上的骨头就要断了！”

“我打得轻一点，你过一会儿就忘记了！”这是他爸爸说的。

“我过一会儿不会忘记的，我到明年也不会忘记！”

“你明年不会忘记，那么你后年就会忘记了吗？”

“我后年也不会忘记的。你再打，屁股上的骨头就要断啦！”

他爸爸说：“你自己摸摸看，屁股上哪儿有骨头，屁股上全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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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听，全都站起来摸自己的屁股。真的，屁股上全都是肉，没有什么骨头。

毛老师说：“汪小中，可是你还没有说，你爸爸为什么差一点把你的屁股打烂了。”

“因为我把黄酒倒进了葡萄酒的瓶子里，还加了一点白酒。”

“被你爸爸喝出来了？”

“他说这个葡萄酒的味道好奇怪哟！我就被他审问出来了。”

“火眼金睛！”毛老师说。

“如果我不低下头，他根本看不出来的。”

“就算你不低下头，可是只要他一问，你还是会低下头的，我就是这样的。”曹迪民说。

“我爸爸也是火眼金睛。”杜家严说。

杜家严的爸爸经常给他买足球，杜家严的家里现在究竟有几个足球，我看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每一次踢球，杜家严总是神气活现，蛮不讲理，因为足球都是他带来的，那么他不神气活现，谁神气活现？

他爸爸如果是火眼金睛，那么怎么会不知道他足球踢得糟糕极了，是我们班级踢得最糟糕的，还为他买那么多足球？我看买一个已经浪费了！买两个就非常了不起了！

原来，有一次，他丢了一个足球，想不告诉他爸爸，混过去。可是他爸爸一数就知道了：“你少了一个足球！”因为他爸爸总共买了几个足球记得清清楚楚。

“你爸爸把你屁股打烂了吗？”毛老师问。

“我爸爸没有打我屁股。”

“你爸爸连屁股也没有打你，算什么火眼金睛！”曹迪民叫起来。

“那么你爸爸打你了吗？我看肯定也没有打！”

“打了，你怎么知道没有打？”

“打烂了吗？如果打烂了那么你就给我看看，肯定没有打烂吧。”

“现在请打烂过的举手。”毛老师说。

一下子大家全举手了，连小姑娘也都举手了。杜家严也举起手。他刚才说，球丢了没有打屁股，那么肯定别的事情上打过。像他这样的人没有被打烂过是不可能的。

马儿帅说：“毛老师，你为什么没举手？你也打烂过的！”

毛老师说：“对对对，我也举手。”

好了，毛老师今天的表扬和批评结束了。以后我们难道还会在墙上踩脚印吗？当然不会了。我们也不会把黄酒倒进葡萄酒的瓶子里，还加一点白酒，这只有汪小中这样的傻瓜才会干，我们可不是傻瓜。


绿颜色铅笔

今天早晨，林晓琪走进教室后就大声地说：“以后，你们谁也别碰我的书包，要不我丢了铅笔，就是谁偷的！”

我们谁也不理睬他，因为我们谁也想不起来碰过他的书包。

林晓琪说：“汪小中，你听见了吗？以后你再碰我的书包，丢了铅笔，就是你偷的！”

汪小中说：“我难道要偷你的铅笔？你不偷我的铅笔就算你本事大了。”因为汪小中的铅笔是他爸爸从德国买回来的。他爸爸经常去德国，除了买铅笔给汪小中，还带巧克力给汪小中，所以汪小中说，不但铅笔是德国的最好，巧克力也是德国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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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迪民说：“巧克力肯定是日本的最好！”他爸爸去过日本，带过巧克力给他，所以巧克力肯定是日本的最好。

究竟哪儿的巧克力最好，我劝他们有机会还是听听我爸爸怎么说，因为我爸爸去过瑞士，他从瑞士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块漂亮的手表和一大包巧克力。我妈妈问他买这么多巧克力是不是准备当饭吃，他说：“这么一点巧克力就可以当饭吃了吗？如果我有资格把巧克力当饭吃，那么我就是百万富翁了。”妈妈说：“你还不是百万富翁吗？我看你好像已经是了。”

我爸爸说，去瑞士，如果不买手表，不买巧克力，那么等于没有去过。

“那么你怎么不买一块手表给我？”妈妈问他。因为他买回来的手表是给他自己的，名字叫“劳力士”。

他说：“咦，你不是说，‘谢谢你哟，你不要给我买手表，要是买回来，你就自己戴！’”

“我说不买你就不买了？”

“你说不买，我还买，那么如果你说买，我还买吗？”

我爸爸和妈妈经常在这种事情上你一言我一语，不知道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也不知道他们谁赢了谁输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当相声演员？如果他们从小就这样练习，孜孜不倦，那么现在肯定世界闻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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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疑，林晓琪的铅笔弄不好一支也没有丢，全部都在书包里，因为他经常都是东西明明在书包里，可是他却说丢了，找不见了。他爸爸是经理，所以他经常有吃肯德基的票子。只要有票子，那么无论去哪一个肯德基店吃，都不要出钱了。林晓琪请我们吃过不止一次了。也不止一次，我们跟着他走到肯德基店门口，好不容易就要拼命大吃一顿了，结果他却突然说：“啊呀，我的肯德基票找不到了。”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可是一找，明明在他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丢。找肯德基票，马儿帅本事最大，他总是拿起林晓琪的书包朝下一倒，哗啦啦，书哇，本子呀，铅笔盒啊，全部倒了出来，结果发现肯德基票夹在里面，一张也没有少。

马儿帅说：“你要我帮你找吗？你的铅笔肯定都在书包里，一支也没有丢掉。”

“我昨天晚上已经把书都倒出来找过了，没有。”

“我帮你找，一定能找到！”

“我不要你找！”因为林晓琪知道，马儿帅找，肯定是要把他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的，倒得一塌糊涂。马儿帅找肯德基票是这样，找铅笔不可能不是这样。

但是趁林晓琪没有注意，马儿帅已经把他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了。倒得桌上全是，铅笔盒也散开了，不但桌上有好几支铅笔，而且铅笔还掉在了地上。

“你看，我知道你的铅笔没有丢吧。”马儿帅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铅笔没有丢？这些铅笔根本不是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说不定它们正好是的呢。”

“我的铅笔我都认识的，丢掉的那支是绿颜色的。这里有绿颜色的吗？你看这里有绿颜色的吗？”

我们就围上去看看究竟有没有绿颜色的，结果发现真的没有绿颜色的，只有红颜色的。

后来我们就去玩自己的事情了，剩下林晓琪一个人在整理书包。

我们都相信过不了几天，林晓琪肯定又会有绿颜色铅笔的，因为他可以去文具店买。学校门口有好几个文具店，不要说绿颜色铅笔，蓝颜色、黄颜色的铅笔也有的是。不过我不知道绿颜色铅笔有什么好，红颜色铅笔不是也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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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涵，上海人。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教授。——这是梅子涵自己介绍自己。

有很多作家学生的作家，给孩子们推荐了很多好书的教授，像孩子和他的作品一样率真生动的人。——这是编辑介绍梅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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